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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领导力与员工数字化创造力
——— 一个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

姚德明,赵含笑
(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８)

[摘　要]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引入领导对下知识共享和双元学习作为中介变量,研究数字领

导力对员工数字化创造力的内在影响机制.通过对３８０份问卷进行SPSS和 AMOS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领

导力正向影响员工数字化创造力;领导对下知识共享和双元学习在数字领导力对数字化创造力的影响中起部分中

介作用;领导对下知识共享对双元学习有积极影响,两者在数字领导力和数字化创造力中起链式中介作用;员工工

作中心性在领导对下知识共享与双元学习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进而影响员工数字化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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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创造力是企业创新的关键驱动之一,如何

在数字环境中发展员工数字化创造力对组织来说非

常重要[１].有学者探讨了领导风格对数字化创造力

的影响,如变革型领导[２Ｇ３],授权型领导[４]等,但数字

领导力作为一种新的领导方式[５],还未有数字领导

力如何影响员工数字化创造力的相关研究.为此,
本文通过文献分析,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和组织

学习理论,引入领导对下知识共享和双元学习两个

中介变量,构建“领导—知识—学习—创造”的逻辑

基础,探究数字领导力影响员工数字化创造力的中

介机制,同时进一步分析员工工作中心性在领导对

下知识共享与双元学习之间的调节效应.

１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１．１　数字领导力与数字化创造力

积极的领导(如变革型领导、授权型领导、共享

型领导)会提升员工的创造力[２Ｇ４,６].数字化创造力

是指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

创造力[７].而数字领导力被定义为一种社会影响过

程,通过数字技术进行调节,以改变个人、团体、组织

的态度、情感、思维、行为和/或绩效[５].具备数字领

导力的企业领导者会积极推动数字化变革和数字化

团队建设,拥抱数字技术,推动数字技术的运用以实

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员工在领导的鼓励之下,会积

极运用数字技术于工作之中,从而提升自身的数字

化创造力[８].具备数字领导力的企业领导者运用数

字化沟通和数字化社交能力,与员工、团队或组织交

流互动,带领他人、团队发挥数字思维,从而推动员

工意识自由发展,提升员工的数字化创造力.领导

者的数字化信任能力为组织搭建了一个公平、信任

的数字化环境,为提升员工数字化创造力创造了条

件.因此,本文认为数字领导力能积极影响员工数

字化创造力.
假设 H１:数字领导力对员工数字化创造力有

正向影响.

１．２　领导对下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

具有数字领导力的领导者更倾向于共享信

息[９].李辉等研究表明,具有集体主义导向的领导,

考虑到集体的利益更有可能对下知识共享[１０],而具

备数字领导力的企业领导者,为了积极推动组织的

数字化变革以实现组织的数字化转型,会倾向于对

下知识共享.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认为,员工感知和

行为的形成除了受信息本身特征的影响之外,还会

受到信息发送方相关因素以及员工自身相关因素的

影响[１１],领导对下共享的知识质量更高,更有针对

性[１２],能够更好助力员工开拓思维,有利于员工新

思想、新创意的产生.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 H２:领导对下知识共享在数字领导力与



员工数字化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１．３　双元学习的中介作用

基于 March的组织学习理论,双元组织学习可

分为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１３].利用性学习是

对既有知识的深化利用,探索性学习是探索发现新

的知识.随着时代发展,Shao等延伸出数字化时代

背景下的双元学习,提出了数字化利用学习和数字

化探索学习的概念[２].数字化利用学习是指在数字

化技术背景下,员工通过对现有数字技术的深化利

用、修改改进,在已有的框架内产生想法,促进自身

业务发展;数字化探索学习是指在数字化技术背景

下,员工搜索、发现新的数字化技术和知识,并将之

应用到业务中.Shao等基于组织学习理论,探讨了

数字化时代变革型领导对员工数字化创造力的影

响,认为数字化探索和数字化利用在其中发挥了中

介作用[２].赵红丹等基于社会学习理论,探讨了双

元学习在教练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

用,认为团队成员会在教练型领导的榜样示范下,积
极投入到创造性的双元学习中去,从而提升团队成

员创造力[１４].拥有数字领导力的企业领导者为了

推动组织数字化变革,会鼓励员工投入到学习活动

中去,而学习活动对员工吸收新技术非常重要[２].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 H３:双元学习在数字领导力与员工数字

化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１．４　领导对下知识共享和双元学习的链式中介

作用

知识共享对组织学习能力能产生显著影响[１５].
具备数字领导力的领导者具有良好的数字技能[１６],
领导通过对下知识共享,将自身的知识传递给员工,
推动员工进行新技术的学习与利用[８].一方面,知
识共享的发生有利于员工知识容量的扩大,从而更

容易开展利用式学习;另一方面,新要素的共享,可
能影响员工原有的认知结构,扩展员工知识搜索的

广度,从而通过探索性学习获取新的知识,提升创造

力.基于此,本研究假设领导者数字领导力通过“领
导对下知识共享—双元学习”的链式中介,影响员工

的数字化创造力.
假设 H４:领导对下知识共享和双元学习在数

字领导力与员工数字化创造力之间起链式中介

作用.

１．５　工作中心性的调节作用

工作中心性是指个人认为其工作在生活中的重

要程度.高工作中心性的员工将工作看成自身生活

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愿意为工作投入较多的时间精

力[１７].领导将自身获得或创造的知识分享给员工,

高工作中心性的员工不仅更重视领导所共享的知

识,也会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工作[１７],通过利用性

学习将领导所分享的知识内化为自身的知识运用到

工作中,或者进一步延伸学习、探索新的知识,这更

有利于其产生新的想法、创意.基于此,本研究假设

工作中心性可以调节领导对下知识共享对双元学习

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推论,员工工作中心性通过调

节领导对下知识共享对双元学习的影响,而对数字

领导力对员工数字化创造力的影响起一定的调节

作用.
假设 H５:工作中心性正向调节领导对下知识

共享对双元学习的影响.
假设 H６:数字领导力通过领导对下知识共享

和双元学习影响员工数字化创造力,工作中心性在

这一链式中介中起调节作用.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样本与数据搜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样本主要来

源于河南、湖北的多家企业,主要涉及金融、互联网、
制造业等行业.在企业人力资源成员或内部联系人

的支持下,有偿发放电子问卷,最终回收问卷５３３
份,剔除答题时间过短、连续作答等无效问答后,有
效问卷共３８０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７１．３％.被调

查者中,６０．３％为男性,５４．２％年龄在２０~２９岁之

间,６３．７％为本科学历,４０．３％工作年限１~３年.

２．２　测量工具

本研究所有量表均选取国内外成熟量表.对国

外量表进行翻译回译程序,修改问卷用词以符合中

国语言逻辑.除控制变量外,测量题项均采用 LikＧ
ert５级量表进行测量,“１”表示非常不符合,“５”表示

非常符合.数字领导力采用 Roman[１８]等开发的６
维度１８题量表.由于题项中含有反向测试题,在数

据分析过程中,会将样本答案进行倒置处理.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２３.领导对

下知识共享,采用金辉[１０]等开发的４题项量表,该
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７６３.双元学习,采用

Seo[１９]等开发的６题项量表,该量表的Cronbach＇sα
系数为０．８３４.数字化创造力,采用Shao[２]等采用

的３题项量表,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７２.
工作中心性,采用佘卓琳[１２]等开发的量表,包含５
个题项.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８３４.

３　数据分析

３．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与共线性检验

通过 Harman单因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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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运用SPSS２６．０对所有题项进行未旋转的探

索性因子分析,共提取出６个因子,第一个因子的方

差解释率为３１．０３％,小于４０％,由此可知,共同方

法偏差不会对研究结果造成严重影响.通过共线性

检验,所有变量 VIF均小于３,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多

重共线性.

３．２　验证性因子分析

采用 Amos２６．０对数字领导力、领导对下知识

共享、双元学习、数字化创造力以及工作中心性５个

因子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２０],分析结果见表１.相

较而 言,五 因 子 模 型 (χ２ (５８４)＝１０７４．０４７,p＜
０．００１,χ２/df＝１．８３９,IFI＝０．９１３,TLI＝０,９０５,CFI
＝０．９１２,RMSEA＝０．０４７,SRMR＝０．０４７)拟合度较

好,χ２/df值小于３,IFI、TLI、CFI值均大于 ０．９,

RMSEA、SRMR值均小于０．０５.

表１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因子 χ２ df χ２/df IFI TLI CFI RMSEA SRMR

五因子 DL,LTKS,AL,WC,DC １０７４．０４７ ５８４ １．８３９ ０．９１３ ０．９０５ ０．９１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７
四因子 DL,LTKS＋AL,WC,DC １２７６．９５７ ５８８ ２．１７２ ０．８７７ ０．８６７ ０．８７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７
三因子 DL,LTKS＋AL＋WC,DC １８６２．１８３ ５９１ ３．１５１ ０．７７３ ０．７５７ ０．７７２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６
二因子 DL＋LTKS＋AL＋WC,DC ２３８１．６０５ ５９３ ４．０１６ ０．６８１ ０．６５９ ０．６７９ ０．０８９ ０．０９
单因子 DL＋LTKS＋AL＋WC＋DC ２４５３．１８３ ５９４ ４．１３ ０．６６８ ０．６４６ ０．６６６ ０．０９１ ０．０９

DL,数字领导力;LTKS,领导对下知识共享;AL,双元学习;WC,工作中心性;DC,数字化创造力.

３．３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分析了数字领导力、领导对下知识共享、
双元学习、数字化创造力、工作中心性以及各控制变

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分析结果见表２.数

字领导力与数字化创造力(r＝０．５０９,p＜０．０１)、领
导对下知识共享(r＝０．５１７,p＜０．０１)、双元学习(r
＝０．４８９,p＜０．０１)均显著正相关,领导对下知识共

享与数字化创造力(r＝０．４７８,p＜０．０１)、双元学习

(r＝０．４８６,p＜０．０１)也都呈现显著正相关;双元学

习与数字化创造力(r＝０．７１１,p＜０．０１)显著正相

关;工作中心性与数字领导力(r＝０．３２８,p＜０．０１)、
数字化创造力(r＝０．２０７,p＜０．０１)、领导对下知识

共享(r＝０．２６５,p＜０．０１)、双元学习(r＝０．２７４,p＜
０．０１)均正相关.

表２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相关性分析

M SD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性别 １．４００ ０．４９０
年龄 ２．５００ ０．６４０ －０．１０５∗

学历 ３．０１０ ０．６８３ ０．０９３ ０．１３∗

工作年限 ２．８８０ １．０６５ －０．０７１ ０．６４５∗∗ －０．１３３∗∗

DL ３．６２１ ０．６３４ －０．２６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９
LTKS ３．８２３ ０．６８０ －０．０８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１ ０．５１７∗∗

DC ３．９６７ ０．６３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６７ ０．５０９∗∗ ０．４７８∗∗

AL ３．９０１ ０．５８２ －０．１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１ ０．４８９∗∗ ０．４８６∗∗ ０．７１１∗∗

WC ３．１４１ ０．８９３ －０．１６４∗∗ ０．１１９∗ －０．２１∗∗ ０．１６３∗∗ ０．３２８∗∗ ０．２６５∗∗ ０．２０７∗∗ ０．２７４∗∗

N＝３８０,∗∗为p＜０．０１,∗为p＜０．０５.

３．４　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SPSS２６．０对主效应与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结果见表３.对主效应进行验证,模型５为控制变量

对员工数字化创造力的回归模型,模型６在模型５
的基础上加入数字领导力,结果表明数字领导力对

员工数字化创造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０．５４,p
＜０．００１),H１得到验证.对领导对下知识共享与双

元学习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通过模型２和模型４
分别检验数字领导力对领导对下知识共享和双元学

习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领导力对领导对下知

识共享和双元学习均有显著正向影响(β＝０．５４,p＜
０．００１;β＝０．４９９,p＜０．００１).模型７在模型６的基

础上加领导对下知识共享,结果显示领导对下知识

共享对员工数字化创造力有显著正向影响(β＝
０．２８９,p＜０．００１),且相较于模型６,模型７中数字领

导力对员工数字化创造力的作用系数由０．５４下降

为０．３８４,表明领导对下知识共享在数字领导力与员

工数字化创造力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H２得到验

证;模型８在模型６的基础上加入双元学习,结果显

示双元学习对员工数字化创造力有显著正向影响(β
＝０．６０３,p＜０．００１),且相较于模型６,模型８中数字

领导力对员工数字化创造力的作用系数由０．５４下

降为０．２３９,表明双元学习在数字领导力与员工数字

化创造力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H３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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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LTKS

模型１ 模型２
AL

模型３ 模型５
DC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性别 －０．０７５ ０．０６７ －０．１０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９ ０．１１３∗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７∗∗

年龄 ０．０２５ ０．０７７ －０．０８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６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０
学历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８

工作年限 －０．００７ －０．０８１ ０．０９０ ０．０２２ ０．１０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５８ ０．０２２
DL ０．５４∗∗∗ ０．４９９∗∗∗ ０．５４∗∗∗ ０．３８４∗∗∗ ０．２３９∗∗∗

LTKS ０．２８９∗∗∗

AL ０．６０３∗∗∗

R２ ０．００９ ０．２７５ ０．０１５ ０．２４２ ０．００７ ０．２７４ ０．３３４ ０．５４９
ΔR２ ０．００９ ０．２６６ ０．０１５ ０．２２７ ０．００７ ０．２６７ ０．０６０ ０．２７５
F ０．８５９ ２８．３９７ １．４０４ ２３．８９３ ０．６８２ ２８．１６７ ３１．１９５ ７５．７７０

３．５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借助SPSS中的process插件,对领导对下知识

共享和双元学习的链式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结果如

表４所示.在路径“数字领导力→领导对下知识共

享→数字化创造力”中,９５％的置信区间为[０．００３,

０．１１７],不包含０,说明中介效应显著,H２得到进一

步支持;在路径“数字领导力→双元学习→数字化创

造力”中,９５％的置信区间 为[０．１１８,０．２６４],不包含

０,H３得到进一步支持;在路径“数字领导力→领导

对下知识共享→双元学习→数字化创造力”中,９５％
的置信区间为[０．０６１,０．１４５],不包含０,说明领导对

下知识共享和双元学习在数字领导力与员工数字化

创造力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H４得到支持.

表４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路径 效应值 Boot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效应占比/％

总间接效应 ０．３４１ ０．０４５ ０．２５６ ０．４３３ ６３．３０

ind１:DL→LTKS→DC ０．０５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３ ０．１１７ １０．５７

ind２:DL→AL→DC ０．１８６ ０．０３７ ０．１１８ ０．２６４ ３４．４０

ind３:DL→LTKS→AL→DC ０．０９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６１ ０．１４５ １８．３４

３．６　调节效应检验

借助SPSS中的process插件对员工工作中心

性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将工作中心性纳入结构方

程模型分析时,领导对下知识共享与工作中心性的

交互项对双元学习的影响效应显著(β＝０．１３４,p＜
０．００１),说明工作中心性正向调节了领导对下知识

共享对双元学习的影响.以工作中心性的均值加减

一个标准差绘制调节效应简单斜率图(图１)可知,
低工作中心性的员工,领导对下知识共享与双元学

习的正向影响效应较弱(β＝０．１５８,p ＜０．０１);当
员工处于高水平的工作中心性时,领导对下知识共

享对双元学习的正向影响效应较强(β＝０．３９７,p＜
０．００１).高工作中心性下的斜率明显大于低工作中

心性下的斜率,说明当员工工作中心性处于较高水

平时,领导对下知识共享与双元学习的影响作用更

强,即工作中心性正向调节领导对下知识共享对双

元学习的积极影响.
此外,本研究采用 Edwards和 Lamber(２００７)

的研究方法分析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效应[２１].表５
结果显示,当员工工作中心性较低时,数字领导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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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调节效应

过领导对下知识共享和双元学习到数字化创造力的

间接效 应 值 为 ０．０５７,９５％ 置 信 区 间 为 [０．０１５,

０．１０５],不包括０,表明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当员工有

较高的工作中心性时,数字领导力通过领导对下知

识共享和双元学习到数字化创造力的间接效应值为

０．１４２,９５％置信区间为 [０．０９３,０．２００],不包括０,
表明链式中介效应显;高低工作中心性水平下“数字

领导力→领导对下知识共享→双元学习→数字化创

造力”这 一 链 式 中 介 路 径 的 间 接 效 应 差 异 值 为

０．０８５,９５％置信区间为[０．０７８,０．０９５],说明不同

水平工作中心性下该链式中介间接效应差异显著,
假设６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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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被调节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调节变量
路径:DL→LTKS→AL→DC
间接效应 下限 上限

低工作中心性(Mean－１SD)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５ ０．１０５
高工作中心性(Mean＋１SD) ０．１４２ ０．０９３ ０．２００

差异 ０．０８５ ０．０７８ ０．０９５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结论

１)数字领导力积极影响员工数字化创造力.

２)领导对下知识共享和双元学习在数字领导力

和数字化创造力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３)员工工作中心性在领导对下知识共享与双元

学习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员工工作中心性越高,领导

对下知识共享对双元学习的作用越强.

４．２　建议

１)重视管理者数字领导力的培养,可以通过培

训等方式来提升数字领导力;

２)不能忽视领导对下知识共享的作用,可以通

过增加交流会的频次来推动领导的知识共享;

３)增加组织的学习氛围,为组织成员提供学习

平台,以推动组织成员的利用性、探索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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